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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天侯七英 驱虎吞狼

 

白天平心中大奇，暗道：就算这老苍头和人有勾结，现在应该听到警兆

了，怎的偌大府第，竟无人问事一般。

只见巴二娘把十位煞星分别安排在庭院暗影中，埋伏起来，单单留下了

白天平。

那老苍头已然自行回到大门后面一座下房中。

巴二娘回顾白天平一眼，道：“你跟着我。”

白天平知道对方已了然了解自己的身份，心中很是怀疑，缓缓说道：“我

干什么？”

巴二娘道：“你跟着我就是，看我的手势行事。”

白天平心中虽然疑云重重，但他却无法多问。

巴二娘低声说道：“紧随我身后。”举步向大厅中行去。

白天平急行一步，人已到了巴二娘的身后，两人相距，也就不过是一尺

多些。这时，白天平只要一出手，掌力就可以击中巴二娘的背心要害。

暗算了这位统率煞星的人物，十煞星自然会威力大减，但他对巴二娘了

解得太少，分明对方已发觉自己的身份，但她对自己并没有任何行动。

默察巴二娘，确有绝对控制十煞星的能耐，只要刚才她一声令下，九煞

星立刻可以出手围击自己，但她并没有这样作。就这心念转动之间，巴二娘

已进入了厅中。外面夜色幽暗，厅中更是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巴二娘轻轻咳了一声，道：“燃起灯火。”

白天平吃了一惊，暗道：难道这厅中早已藏的有人吗？心念转动之间，

忽见火光一闪，大厅中燃起了一支火烛。烛光下，大厅中的景物，顿时清明

可见。

只见那大厅中端坐着一个鬓发如霜的青衣老人，在那老人的身侧，站着

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那童子身着淡蓝色紧身短装，足登鹿皮软靴，腰里挂

着一柄短剑。年幼不识愁滋味，小童子紧紧的皱着眉头，小脸上，也是一片

冷肃的神色。

只听那老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巴二娘，只有你一个人来吗？”

巴二娘笑一笑，道：“老爷子，还会有人来的，只不过，我先到一步罢

了。”

白天平心中暗道：原来，他们是旧识。

白发老人黯然说道：“堡主会不会来？”

巴二娘道：“大概会吧！不过，他几时来，那就很难说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老爷子约的人，几时会到？”

白发老人道：“老夫要他们五更时分到，但他们几时来，老夫也无法肯

定，有一件事，你们想的是太如意了⋯⋯”

巴二娘道：“哪一件事？”



白发老人道：“他们都是见识广博的人，这法子能够骗得过他们吗？”

巴二娘道：“如是骗不到他们，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了。”

白发老人长长叹一口气，道：“老夫明白你言中之意，但我只能尽我之

力，能办到多少是多少了。”

由两人谈话中，白天平感觉出，这老人受到了威胁，同意了武家堡中巴

二娘带人在这里设下埋伏，要对付一些人，而且这些人，都是受这老者邀约

而来。

巴二娘虽然是受命作为屠手，但她对那老人仍然很客气，笑笑道：“老

爷子、你是明白人，这件事不能怪我。”

白发老人点点头，道：“我知道。”双目中暴射出两道森寒的光芒，扫

掠了白天平一眼。

白天平只觉他目光如刀，分明有着很深厚的内功，不知何故，甘受这巴

二娘的威迫。

只听白发老人接道：“你们来了好多人？”

巴二娘道：“不多，老爷子，只有十几个人。”

白发老人道：“我想，那都是绝顶的高手了。”

巴二娘笑一笑，道：“等一会，你就可以得到证明。”

白发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一生从未做过这样的事，在人威胁之

下，做出这等叛经离道的事来。”

巴二娘道：“老爷子，任何事，都要有第一次，是吗？”

白发老人道：“这是我终身之耻，倾西江之水，也无法洗去这个污点了。”

巴二娘道：“老爷子，你一生行事，受人敬重，做过了千千万万件好事，

偶尔做一件不太妙的事，那也算不得什么。”

白发老人冷笑一声，道：“你也能分辨好坏，这倒是一桩很奇怪的事了。”

巴二娘道：“我是替你老爷子想，你如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那就不会痛

苦了。”

白发老人冷然一笑，道：“我只是把他们约来，但我没有答应你们，帮

你们对付他们是吗？”

巴二娘道：“不错，以你老爷子的德望，这等杀人的事，我们也不敢有

劳。”

白发老人道：“好吧！咱们就这样决定了，你可以出去了！”

巴二娘道：“为什么？在这里和老爷子聊聊不行吗？”

白发老人道：“不行，我这次受你的威迫，以一生信誉，替你们办了这

样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心中很悲痛，我不愿看到你，因为，看到你们，我很

可能会改变心意。”

巴二娘笑一笑，道：“老爷子，我想，你没有机会改变了。”

白发老人霍然站起了身子，道：“为什么不能，我可以先行示警，让他

们知道我这里早已有人埋伏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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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二娘笑一笑，道：“老爷子，行百里者半九十，你如是一示警，你那

一对可爱的孙儿、孙女，岂不要立遭处死吗？”

白发老人突然间，泄了气似的，缓缓坐了下去。

巴二娘突然神色一整，道：“老爷子，你就在这大厅中接见他们吗？”

白发老人道：“不错。”

巴二娘道：“有一件事，我想告诉老爷子，如是有了出卖我们的行动，

你那双宝贝孙儿、孙女，会为我们填命。”

白发老人冷哼一声，道：“你们如真敢伤到他们，老夫会要你们十条命

偿还一人。”

巴二娘道：“老爷子，大家在江湖上走动嘛，用不着这样吓人。

白发老人道：“老夫一向言出必践。”

巴二娘回望白天平一眼，道：“我们说的事，你都听到了？”

白天平不敢开口说话，只好点点头。

巴二娘笑一笑，道：“侯老爷子虽然已封刀归隐了十几年，但他的声威，

仍然在江湖上十分响亮，而且，十几年来，侯老爷子的功夫，也没有搁下，

反而是愈见精进了。”

白天平心中忖道：这巴二娘奇怪的很，他和我说这些事，不知用心何

在？”

但又闻巴二娘接道：“侯老爷子当年纵横江湖，五十年中，未遇过敌手，

七十封刀退休，如今该是八十多岁了，但却鹤发童颜，不见老态，六十花甲

大寿那年，被贺寿的武林高手，尊称为天侯老人，那是天下第一的意思。”

白天平望着巴二娘，但却始终想不通巴二娘的用心何在。

天侯老人也有些不明白巴二娘的用心，那白天平，明明只是从人的身份，

巴二娘似乎是用不着把这些事，解说给白天平听。是故，两个人瞪着四只眼

睛，望着巴二娘呆呆出神。

巴二娘笑一笑，望着白天平接道：“现在，你可向老人家领教几招试试。”

白天平暗道：好恶毒的女人，我还道她有心向善，故意替我掩遮，想不

到．她竟然是要借刀杀人，要我和天侯老人动手。

天侯老人双目打量了白天平一眼，道：“这位是什么人？”

巴二娘道：“武家堡一位杀手。”

天侯老人冷笑一声，道：“一位杀手，也要和老夫动手吗？”

巴二娘笑一笑，道：“老爷子，有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替旧

人，老爷子虽然武功盖世，可惜的是年纪老迈了⋯⋯”

天侯老人冷哼一声，接道：“你不用激将，老夫虽然年迈，但自信还可

以和人动手。”

巴二娘道：“所以，我也想让老爷子求证一下，看你是不是真的老了。”

天侯老人沉吟了一阵，道：“老夫封刀之后，就未再和人动手，但对武

家堡中人例外，但老夫倒希望和你动手一试。”



巴二娘笑一笑，道：“老爷子，你只要能胜了我的属下，再和我动手不

迟。”

天侯老人似是对武家堡中人，积恨很深，霍然站起身子，道：“好！现

在就动手试试吧！”

巴二娘笑道：“可以，不过，现在的时机不对，要动手，也得有点限制

才成。”

天侯老人道：“什么限制。”

巴二娘道：“时间，因此我希望你们拼搏限于十招之内⋯⋯”

天侯老人接道：“太多了，何不改作三招为限？”

白天平对那天侯老人，原本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盘算着如何帮

他免于威胁，悬崖勒马，别做出这等不义之事。

但见他为人自负和狂傲，不禁心中有气，暗道：你已是退休的人了，怎

的还是这大的霸气，倒要试他几招才是。他心中风车一般，转了很多的念头，

但却一直未开过口。

巴二娘回顾了白天平一眼，道：“你出去，向天侯老爷子领教几招，不

过，双方只限三招，而且点到为止，不许伤人。”

白天平口中应了一声，缓步行出。

他心中已对天侯老人有了成见，也想到了这天侯老人武功的高强，所以，

举步而出时，已暗中提聚真气。

天侯老人双目凝注白天平的脸上，瞧了一阵，缓缓说道：“你亮剑。”

白天平双目中暴射出冷冷的寒芒，凝注在天侯老人的身上，既未开口，

亦未拔剑。

但天侯老人已从白天平那双冷厉的神光中，瞧出了他内功的深厚，心中

一动，暗道：这人双目神芒精湛，内功定然不弱。

只见白天平突然一扬右掌，近胸拍去。

天侯老人经验是何等的博广，一看白天平拍出的掌势已知道暗藏着很多

变化。但他心中恨透了武家堡中人，右手一挥，直向前面推来。

白天平暗道：天侯老人年过古稀，还如此火气，又不能坚持晚节，心疼

爱孙，身受威迫，就做出离经叛道的事，该让他清醒下才是。心中念转，掌

力加速，硬迎上去。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白天平被震得退了两步，但天侯老人，也不禁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天侯老人呆了一呆，暗道：武家堡中一个杀手人物，武功就如此了得，

看来，这武家堡中人，的确是不可轻视了。心念转动

之间，白天平欺身攻了上来，又拍了一掌。天侯老人暗运十成功力，迎

向掌势，准备一掌把对方重创手下。

双手触接，内劲交拼，立刻间，卷起一阵掌风，旋流激荡，吹起了巴二

娘身上的衣袂。天侯老人大喝一声，又是一掌劈下。

白天平是有心让他警觉，全力接下一掌。



三掌硬拼过后，白天平顿有着血气浮动的感觉，暗惊这老人内功的深厚，

千万不可使他落入武家堡的控制之下。心中盘算，人却飘然而退。

天侯老人望着白天平飘然而退的身手，呆呆出神。他万万没有想到，对

方那点年纪，竟然能和他对了三掌，而毫无损伤。

他呆呆的望着飘然退到巴二娘身边的白天平叹口气，道：“巴二娘，他

是哪一门下弟子？”

巴二娘道：“本门网罗天下士，出身于哪一门派，并不重要⋯⋯”笑一

笑，又接道：“我要他和你老爷子对拆三掌，用心要给你增加一些信心，要

你知道，武家堡中，人才鼎盛，我们能应付任何的变化，也好让你放心。”

天侯老人默默无言，心中却是暗暗盘算道：只瞧那人和我对掌的情形，

确已具有消灭今晨来人的气势。

登时，眉宇间泛起了一重隐忧。他不再瞧看巴二娘一眼，缓缓在木桌旁

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他目光痴呆，望着厅门外面的夜空出神，不知在想些

什么。

白天平和他硬对三掌，不但打消了他的傲气，而且也似是打去了他的希

望。

巴二娘低声对白天平道：“天侯老人靠不住，咱们先把他收拾了。”

白天平心中吃了一惊，暗道：这老人武功过人，千万不能让他身受暗算。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收拾天侯老人吗？”

这句话说得声音很高，至少，天侯老人应该听得清清楚楚

但天侯老人，不知在想什么，竟似未闻一般。

巴二娘回过头来，双目中冷芒如电，逼视着白天平，道：“你这是背叛。”

白天平道：“巴二娘，谢谢你给我很多的掩饰机会，所以，我不愿伤害

你，其实你是个很重要的人，至少，你可以指挥九名煞星。”

巴二娘冷哼一声，道：“还有吗？”

白天平道：“有！所以，我也替你留下了很多的面子，但你不能下令杀

死天侯老人。”

巴二娘道：“但非杀他不可。”

白天平道：“巴二娘，你能统治这些煞星，只怕是别有奇术，而不是凭

仗武功，别忘了在下不是煞星中人。”

巴二娘道：“你敢和我动手？”

白天平道：“为什么不敢？”

巴二娘道：“你还要不要再回武家堡去？”

白天平道：“不去了，我已经知道很多了，用不着再去。”

巴二娘心中似是有着很大的矛盾，沉吟了一阵，突然转身向外行去。

白天平突然急横一步，拦住了巴二娘的去路，冷冷说道：“二娘，希望

你多想想。”

这时，天侯老人已经听到了两人争吵之声，不禁一呆。他对煞星人物还



不太了解，但他知道巴二娘统率了一批形如半疯的人手，这白天平自然是其

中之一了。

原来，天侯老人还未把这些煞星中人放在眼中，但他自和白天平动手之

后，突然有着一种悲伤的感觉，感觉到巴二娘统率这些人，确有伤害会聚于

此几位故交的实力。

忽然间，白天平和巴二娘冲突了起来，天侯老人自然有着极大的关心。

但闻巴二娘沉声说道：“你受不住九大煞星的围攻。”

白天平道：“我知道，但他们出手之前，你将先受在下的全力攻袭。”

巴二娘笑一笑，道：“我统率这些煞星人物，难道就没有一点真才实学

吗？”

白天平道，“也许你巴二娘确有过人之能，不过，你未必能胜过在下和

天侯老人的联手。”

巴二娘呆了一呆，道：“你根本不认识天侯老人，怎会联手？”

天侯老人冷冷接道：“为什么不能，你们不守信约，自然也无法要我守

约了。”

巴二娘楞住了，她心中明白，如是天侯老人真和白天平联手，自己决难

抗拒三招，如是两个配合的佳妙，也许连一招都接不下来。

心中念转，人却转向天侯老人，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天侯老人道：“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事情对老夫有利就行，他只要一

出手，老夫立刻出手。”

白天平叹口气，道：“老前辈，就在下所知，今宵到此的人，埋伏在天

侯府中的，就是我们这些十大煞星，在下除外，还有九人，这些人，都为巴

二娘所统率。”

天侯老人道：“老夫听闻这些杀手，个个身受控制，难以自禁，但你⋯⋯”

白天平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道：“在下白天平，混入武家堡煞星群

中⋯⋯”

天侯老人双目凝注在白天平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年轻人，你的武

功、勇气、胆识、机智，看来无不上乘，老夫又看到了一代新希望了。”白

天平道：“老前辈夸奖⋯⋯”

目光转到巴二娘的身上，接道：“巴二娘，你们组织的残忍、冷酷，你

已目睹，难道定要等到火烧身上，才会觉悟吗？”

巴二娘冷冷说道：“我又没有背叛上司，有什么好怕的？”

白天平道：“话虽说得不错，但贵上允许你这样狡辩吗？”

巴二娘沉吟不语。白天平道：“二娘，你肯为我遮掩，在下就有了一种

感觉。”

巴二娘道，“什么感觉？”

白天平道：“二娘似是早已存下了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之心。

巴二娘冷冷说道：“我未入邪道，怎会改邪，你胡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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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平道：“前辈不肯承认，但你举步行态，早已流现出对那武家堡的

不满了。”

巴二娘道：“你信口胡言。”

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

白天平一横身，拦住去路，道：“二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难道

还要犹豫吗？”

巴二娘道：“老娘可以立刻下令调入九位煞星，对付你们。”白天平笑

道：“果然如此，不论成败，你就非死不可。”巴二娘冷哼一声，道：“为

什么？”

白天平道：“你奉命尽出煞星，对付那些人，对贵堡而言，那定然是十

分重要，所以，才让你尽率十位煞星出手，你如无法完成此行任务，只怕是

很难复命⋯⋯”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再说，别人怕这些煞星人物，在下

却不怕⋯⋯”

巴二娘接道：“新来的五个不同，他们武功，强过前一辈的煞星。”

白天平冷笑一声，道：“不论那些煞星武功如何高强，我都不怕。”

巴二娘道：“为什么？”

白天平道：“煞星之所为人所惧，是他们那股凌人的煞气，和悍不畏死

的猛攻，就算是武功强过他们的人，也被他们这等气势所震慑。其实，他们

因为身受控制，刀招、剑法，纵然诡变万分，但他们因为神志不清，有不少

破绽，那就是他们的致命伤。你们可以训练煞星，在下就是煞星的克星，我

相信，和我一样的武功，我可以杀他，就算是他们武功高过我的，我也一样

可以杀他们。”

巴二娘道：“什么理由？”

白天平笑一笑，接道：“理由很简单，因为别人怕他们，他们就愈为凶

厉，我不怕他们，就能找出他们的破绽。”

巴二娘冷笑一声，道：“你可要试试看？”

白天平道：“可以，不过，目下的时机不对，他们快要来了，不足半个

时辰，天色就要大亮了。”

巴二娘心中也的确有很多顾虑，强忍下胸中的怒火，道：“你的意思，

过了今日之后，再和他们一试吗？”

白天平笑道：“二娘怎么想，都无关紧要，但在下只是想说明一件重要

事情。”

巴二娘道：“我在听着。”

白天平道：“江湖所以道消魔长，因为正大门派的人，平日太仁慈，不

及邪道中人，心狠手辣，所以，往往会功败垂成，在下不愿再犯此病了。”

目光一掠天侯老人接道：“老前辈，令孙落入对方之手，确然十分可悲，但

你助他们围歼应邀而来的好友之后，未必就能救出令孙，如是不幸为他们所

用，那无疑助纣为虐，就晚辈所知，今宵到此之人，是以十大煞星为主，领



导十大煞星的，就是这位巴二娘，如是，咱们能一举制住巴二娘，至少可以

使十大煞星失去了统一联手之力，他们各自为战，力量就会减弱了不少，但

咱们要一举制服巴二娘，并非易事，所以，在下一出手，老前辈最好能接应。”

天侯老人叹口气，道：“老夫糊涂了很久时间，经你这么一提，老夫如

大梦初觉，我宁可失去了一对孙儿女，也不能坑了朋友，你只管放心出手，

老夫自会助你。”

白天平轻而易举的说服了天侯老人，确使巴二娘大感意外，但见天侯老

人脸上坚决的神色，知非虚张声势，如是这两人真的联手出击，自己确难抵

挡。一时间，竟有无所措施之感。

白天平吸一口真气，冷冷说道：“二娘，事情已经很明显，二娘应该作

一抉择了。”

巴二娘道：“什么抉择？”

白天平道：“你无法完成此行的使命，必然会身受重罚，再回武家堡，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巴二娘道：“你可是想劝我和你们联手？”

白天平道：“那要你巴二娘才能决定，在下只是说明利害，二娘觉着应

该如何？悉听尊便。”

巴二娘冷笑一声，道：“你说吧！”

白天平道：“二娘发现了在下身份之后，未予揭露，而且暗作掩护，足

证二娘对武家堡中的人人事事，并不满意。”

巴二娘道：“就算不满意，但也不会和你们合作。”

白天平道：“不和我们合作，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他们不会再用

一个对他们有过不忠实纪录的人。”

巴二娘冷冷道：“你说够了吗？”

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道：“二娘，你在武家堡未揭穿我的身份，也许

是别有用心，也许是基于一时的仁慈之心，不忍害我，不管为了什么理由，

我都很感激，但目下情势，我和天侯老前辈对过几掌之后，心中已然有数，

你率领的九煞星，如是单打独斗，无人能胜过天侯前辈，但如你们另有援手，

再加上九煞星的灵活运用，我们就很难抗拒，能够调动九煞星的，似乎只有

你巴二娘⋯⋯”

巴二娘接道：“你们准备对我下手？”

白天平道：“委屈你了，看来是非得如此不可了，如是二娘甘愿服输，

让咱们点了穴道，既可免去参与这一场杀戮，亦可不致受武家堡中的怀

疑⋯⋯”

巴二娘道：“我不会束手就缚。”

白天平道：“这就很难说了，动手相搏起来，就难免失手伤人。”

巴二娘突然一侧身，直向厅外冲去。

白天平身子一晃，右手五指疾出，扣拿巴二娘的腕穴，左手却疾快的拍



出一掌。

巴二娘避开白天平的擒拿，但却无法避开白天平的掌力。只好挥手硬接

了下来。

白天平掌势甚猛，震得巴二娘连退三步，又到了原来的位置。

巴二娘未料到，这年轻人武功竟然是如此的精纯，不禁微微一怔。

白天平神色凝重，冷肃地说道：“二娘，一身卷入武林是非恩怨之中，

只怕很难免死于刀剑之下，这就叫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不过，

人生百岁，难免一死，只要能死得心安，那就死而无憾了。”

这几句话大义凛然，不但听得巴二娘垂首不语，就是那天侯老人，也不

禁听得暗叫了几声惭愧。

白天平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二娘，我想你必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目

下的情形，已到了无法两全之境，二娘如不肯改邪归正，那只有一个办法，

咱们作一场生死之搏了。”

巴二娘叹口气，道：“你可是想指挥九煞星吗？”

白天平怔了一怔，道：“在下也能指挥吗？”

巴二娘逍：“能！只要我告诉你如何指挥，你就可以指挥他们了。”

白天平道：“二娘如肯指教，在下感激不尽。”

巴二娘淡淡一笑，道，“法不传六耳，你过来，我告诉你。”

白天平依言行了过去，暗中却运气戒备。

巴二娘口传手比，竟然真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传给了白天平。

白天平很用心的学，那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白天平很快的记熟心中。

巴二娘叹口气，道：“你的确很聪明，现在你和我一样，已经完全可以

指挥九位煞星了。”

白天平叹口气，道：“二娘，你把这些隐密，传授于我，用心何在？”

巴二娘道：“传授给你，就可以考虑我自己的事了。”

白天平心中暗道：听她口气，似乎是自己早已有了打算，不知她要准备

怎样？心中念转，口中却道：“二娘准备⋯⋯”

巴二娘道：“我要走，准备离开这里。”

白天平啊了一声，道：“二娘到哪里去？”

巴二娘摇摇头道：“我没有一定的去处，不过，我并不畏惧这些，大不

了一个字，死。”

白天平道：“其实二娘心中早已辨明了是非，所以甘受人困，自有不得

已的苦衷，因此，在下希望你能够多想想，既然二娘连死都不怕了，为什么

还要顾虑别的？”

巴二娘道：“年轻人，有很多事你不懂，不是身受的，你也想不明白。”

白天平道：“正因为在下不懂，所以，才想请教二娘。”

巴二娘摇摇头，道：“不用管我的事，我要出去了。”

白天平闪开身子，道：“二娘一定要去吗？”



巴二娘道：“我要去了。”

白天平道：“二娘一定要去，在下不便拦阻了。”一闪身，让开去路。

巴二娘举步向外行去。

天侯老人望着巴二娘，不知道是否应该出手拦阻。

巴二娘的举动很快，就这一眨眼间，人已行出了大厅。一离大厅，巴二

娘的脚，突然放慢了下来，缓缓向前行走。

白天平望着巴二娘的背影，心中忽然生出了黯然的感觉⋯⋯但见巴二娘

向前行走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缓缓的倒了下去。白天平急急一跃，穿厅

而出，一伸手，抓起了巴二娘的身子。

只见巴二娘脸上带着凄凉的笑意，一把匕首，由前胸直插进去，直没及

柄。

白天平急急叫道：“二娘，你这是何苦啊？”

巴二娘脸上泛现出凄凉的笑意，道：“年轻人，我没有别的法子，我也

受到了控制，无法自主，我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声音突然低弱，终至难以听闻。

白天平伸手一探巴二娘的鼻息，竟已气绝。

白天平放下巴二娘的尸体，黯然说道：“我要把她埋起来。”

天侯老人道：“唉！少侠，把她放在原地⋯⋯”

白天平冷冷道：“让她曝尸风雨日晒之下？”

天侯老人道：“少侠，别误会，这是她选择的死亡地方，必有她的用心，

她可以死在厅中，也可以再走远些，但她却选择了这地方。”

白天平哦了一声流目四顾。这是大厅中九步以外的庭院中，每一个厅院

角落中，都可以清楚的瞧到这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天平心中明白，至少，

布守在庭院四周的九煞星，瞧到了这幕悲凄的画面。但九个人却无一个出声，

似乎是巴二娘和他们很陌生。

天候老人低声道：“少侠，请入厅中坐坐，老朽还有很多事情奉告。”

白天平道：“二娘的尸体，就摆在这里吗？”

天侯老人道：“是的，她选的地方，一定有她的作用，再说，等一会儿

的恶战，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是咱们还能活着，再盛殓她的尸体

不迟。”

白天平没有再说话，举步行入厅中。他心中明白，此刻的时间，宝贵得

很，他必须争取每一寸的光阴。

天侯老人随后入厅，道：“少侠，你也许还不太了解老夫的出身，但现

在，咱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说了，先说今晚发生的事情。”

白天平点点头，却未接口。

天侯老人道：“老朽今晚约好了六个人来，这六人都是当年老夫知己朋

友。”

白天平道：“也都是武家堡指定你约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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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侯老人道：“他们只指定我约集了四个，但我约集了六个。”

白天平哦了一声，欲言又止。

天侯老人，脸上是一片神驰往事的奇异神色，缓缓说道：“我们七人聚

齐了，曾经对付过武当的五行剑阵，和少林罗汉阵，因此，武林中曾一度传

出了天侯七英的盛名。”

白天平道：“老前辈叫天侯老人，想来是七英之首了？”

天侯老人道：“不错⋯⋯”一顿，道：“老夫这次约了六个兄弟到此，

准备和武家堡好好的谈了。”

白天平道：“谈什么？”

天侯老人叹道：“要他们放出老夫的一对孙儿、孙女⋯⋯”

白天平道：“那定然要有条件了？”

天侯老人道：“自然，他们不会白放了老夫的孙子，不过，

我也没有想到，他们准备得这么周密。”

白天平叹口气，道：“现在，老前辈准备怎么打算呢？”

天侯老人道：“看到了巴二娘的死，使老朽很惭愧，唉！似乎是太过自

私了。”

白天平道：“巴二娘的死，使九煞星失去了指挥之人，也使他们的威力，

减少了很多⋯⋯”

天侯老人奇道：“那巴二娘不是把指挥九煞星的方法，传授给你了吗？”

白天平道：“是的，老前辈，但我想他们还有指挥九煞星的人。”

天侯老人双目中突然暴射出冷厉的神光，道：“少侠，就算九煞星不听

你的指挥吧！合我们七英之力，也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

白天平无限诚敬地说道：“老前辈决心不受他们的威胁了？”

天侯老人道：“巴二娘是个妇道人家，一旦觉悟到身处窘境，无法两全

时，就不惜舍身而死，老朽怎会为一对孙儿、女的性命，受他要胁？再说，

看武家堡这等布置，也没有准备放过老朽和六位兄弟。”

白天平道：“好！老前辈有此决心，咱们就好商量迎敌之策了。”

天侯老人道：“少侠只管吩咐。”

白天平道：“第一件事，我们必须设法，接应你那六位兄弟，进入天侯

俯中。”

天侯老人道：“不错，七英联手，威力何止增加一倍。”

白天平道：“咱们能战则战，不能战立时撤走，目下不是意气夺名之

争⋯⋯”

天侯老人接道：“咱们撤向何处呢？”

白天平道：“在下和丐帮中，有一个约会之地，能和丐帮合在一处，实

力就更为增加了。”

天侯老人略一沉吟，道：“好！就依少侠之见。”

白天平简略地道明了和丐帮会合之处，天侯老人一一记入心中。



天侯老人略一沉思，道：“少侠，你可记得那九位煞星埋伏的位置吗？”

白天平道：“记得。”

天侯老人道：“你何不试试巴二娘授你指挥九煞星的办法，看看能否指

挥九位煞星？”

白天平道：“不是老前辈提醒，在下倒是忘怀了，如是她传授的方法很

灵，我先把他们的位置调动一下。”

天侯老人道：“老朽暗中接应，少侠只管前去。”

白天平行入庭院之中，仔细的看过了四周形势，立刻用出了调动九煞星

的讯号。果然，埋伏在庭院中的九位煞星，一齐行了出来，在白天平身前列

成一队。白天平心中大喜，立时调动了九煞星的位置，一面暗中观察他们反

应。

只见九位煞星中，有三人目光转动，神色间有些趑趄不前。

白天平暗暗吸一口气，把功力凝聚在双手之上，如是这三人有了反抗的

举动，立即施下煞手。但见三个煞星呆呆站了一阵之后，缓缓转身而去。

九个煞星愈走愈快，行向了白天平指定的位置。

白天平又望了巴二娘的尸体一眼，缓缓行入厅中。一面却在苦苦思索巴

二娘死于那大厅之外的理由，除了要九位煞星瞧到之外，还有些什么作用？

天色微现曙光，已是将近黎明的时分。

白天平镇定了一下心神，缓缓说道：“老前辈，你那六位兄弟该来了吧？”

天侯老人道：“是的，他们该来了。”

白天平叹口气，道：“会不会失约呢？”

天侯老人道：“不会，除非他们死了，只要有一口气，他们都会赶来。”

白天平听那天侯老人说的斩钉截铁，倒也不能不信，话题一转，道：“老

前辈这府上还有些什么人呢？”

天侯老人道：“我，一个看门的苍头，一个陪我的剑童。”

白天平道：“别的人呢？”

天侯老人道：“那已离开了天侯府。”

白天平正待接言，突然一阵长啸声，传了过来，划破了黎明的宁静。

天侯老人道：“是老二。”

语声甫落，一个人影，疾如陨星飞泻一般，落到了大厅门外。

借厅中烛火看去，只见来人年在六十开外，一袭青衫，留着花白长髯，

背上插着一柄长剑。一抱拳，道：“见过大哥。”

天侯老人道：“老二，路上有什么事吗？”

青衫老人摇摇头，道：“没有事。”目光一惊白天平，转到厅外的尸体

上，道：“这地上的是什么人⋯⋯”

天侯老人接道：“巴二娘，武家堡中煞星的领队。”

青衫老人道：“小弟一路行来，发觉了天侯府外有很多的埋伏⋯⋯”目

光突然转到白天平的身上，道：“这位是什么人？”



天候老人道：“白少侠，晚一辈中杰出的人物，混入了武家堡煞星群中，

唉！如非白少陕，也许老夫会造成一次无法弥补的大错。”

青衫老人道：“什么大错？”

白天平已瞧出天侯老人确有悔意，如若据实说出内情，徒乱人意，立时

接口说道：“天侯老前辈约晤诸位的隐秘外泄，天侯府外，已被武家堡中人

团团围起。”青衫老人叹口气，道：“大哥封刀归隐时，曾约我等每一年驰

报平安一次，三年聚首一次，这次大哥遣人传柬，邀约天侯府中会晤，小弟

已想到了必有非常变故，所以我来时，十分小心，果然，发现了天侯府外甚

多埋伏。”

天侯老人目睹白天平替自己掩遮了过去，心中大为感激，暗道：这年轻

人不但武功、才慧过人，就是这份气度，也是人所难及了。心中念转，口中

说道：“二弟，看他们埋伏的情形如何？”

青衫老人道：“人手似是不少，而且厅院中，也有埋伏⋯⋯”

天侯老人道：“厅院中人，都是武家堡中煞星，也是这次对付咱们兄弟

的主要人手，但巴二娘临死之际，却把这统率煞星的机密，传授了白少侠，

目下这些人，倒变成咱们的人手了。”听得如此夸赞白天平的能干，青衫老

人忍不住多看了白天平一眼。白天平有些不好意思，讪讪笑道：“天侯老前

辈太夸奖了。”

天侯老人突然一整脸色，肃然说道：“二弟，咱们十几年前，封刀归隐，

那时，江湖一片平静，但咱们却忽略了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事实上，却正

有一空前未有的组合，正在扩展阴谋，如今，这组合已然正式的出动了⋯⋯”

青衫老人接道：“大哥，说的可是武家堡吗？”

天侯老人道：“武家堡只是他们分舵，但他们却借武家堡和江湖上各正

大门户，一决胜负，不幸落败了，他们就销声匿迹，准备日后卷土重来。”

青衫老人道，“小小一个分舵，能有多大力量，敢和各大门派对抗。”

天侯老人叹口气，道：“自然，那不止一个分舵的力量，照老朽的推断，

他们是把全组合的精锐，集中起来，借武家堡这处分舵，和江湖上正大门户

对抗，唉！老二，你知那武家堡中的堡主，是何许人物吗？”

青衫老人道：“小弟不知，咱们归隐那年开始，除了三年兄

弟会晤之外，就未离过居处一步，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隔阂甚深。”

天侯老人道：“唉！这个人，咱们都认识，而且还和咱们订过交，尤其

和你最谈得来。”

青衫老人笑一笑，道：“那是什么人？小弟实在想不起来。”

天侯老人道：“田无畏。”

青衫老人呆了一呆，道：“这！不可能吧？”

天侯老人道：“如是别人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但他确确实实是田无

畏。”

青衫老仍似有些不信地道：“大哥，是你亲眼看到吗？”



天侯老人道：“自然是亲眼看到了，他还访过天侯府，唉！二弟，如不

是田无畏那身武功，谁能轻易掳去你那一对侄孙儿？”

青衫老人双目一瞪，道：“怎么？他们掳去两个孩子？”

天侯老人黯然说道：“老二，别激动，坐下来，咱们慢慢商量一下。”

青衫老人已感觉到处境危恶，似乎也不是单凭武功能够解决得了，依言

坐了下去，叹口气，道：“大哥，田无畏一代人才，小弟和他交往时，发觉

他满怀抱负，仁侠自任，怎会跑到武家堡去做了堡主呢？”

天候老人道：“咱们二十年前和他论交，他只是一个二十三四的少年，

那时，他还心性未定，满怀仁侠，可是他二十年后，却变成了一方枭雄，更

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找上了我的麻烦。”青衫老人脸上泛现出一片怒容，道：

“想不到，这小子竟然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天侯老人道：“老二，目下，这天侯府内府外的埋伏，都是田无畏派来

的属下。”

青衫老人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霍然站起身子，道：“大哥，

你约了我一个人来吗？”

天侯老人道：“我的齐了咱们兄弟。”

青衫老人道：“大哥要他们几时聚齐？”

天侯老人道：“今天黎明时分。”

青衫老人道：“他们应该到了。”

天侯老人向厅外瞧了一眼，道：“应该来了。”

青衫老人一皱眉头，道：“小弟去瞧瞧看。”

天侯老人摇摇头，道：“老二，不可冒险，再等一会。”青衫老人道：

“他们会不会受到拦截？”

天侯老人道：“你没有受到拦截，他们也应该不会。”白天平突然微微

一笑，道：“两位老前辈，有人来了。”两人微微一怔，凝视倾听。果然，

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入耳际。抬头看去，只见两个身着青衣，年龄相若

的人，先后行入厅中。

白天平细看来人，大约有五旬以上，每人背后，都背着一柄长剑。

两人一进厅门，先对天侯老人一抱拳，叫了一声大哥，又转身对那先来

的青衫老人抱拳一礼，叫了一声二哥。

天侯老人道：“现在还有老四、老六、老七三个没有到。”语声甫落，

厅外已响起了笑应之声，道：“大哥函召，小弟等怎会不如约而来呢。”

又是三个青衣人，鱼贯而入。

天侯七英背上各插着一柄长剑。

天侯老人目睹兄弟会齐，豪气顿发，哈哈一笑，道：“兄弟，你们过来，

我替你们引见一位高人。”

白天平一抱拳，道：“不敢当，晚辈白天平，见过诸位老前辈。”

天侯老人一一替白天平引见。



依序是天侯老人，昔年的天王剑侯瑜，老二多臂剑沈天义，老三追魂剑

韩山，老四飞凤剑施进，老五三手剑何刚，老六飘花剑彭俊，老七寒煞剑苗

雨田。

多臂剑沈天义缓缓说道：“诸位兄弟，可曾看到天侯府外的埋伏了吗？”

韩山等五人齐齐点头，道：“发觉了，府内府外，都有很多的埋伏，小

弟不知内情，故而也未予过问。”

沈天义道：“咱们兄弟封剑归隐，但却被人欺上了头。”

寒煞剑苗雨田嗯了一声，道：“二哥，怎么回事，什么人欺上了头？”

沈天义道：“有人掳去了大哥的一对孙儿女。”

韩山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

天侯老人侯瑜长长叹一口气，道：“那人原是咱们兄弟的旧识，且为咱

们兄弟一向许为后起江湖之秀的田无畏⋯⋯”

飞凤剑施进双目一瞪，道：“田无畏，这小子，竟然如此的倒行逆施，

掳去了大哥的孙儿女。”

沈天义神情严肃地说道：“咱们兄弟封剑之时，曾经金盆洗手，决心不

再问江湖是非，如今情势迫人，咱们不得不重出江湖了。”

追魂剑韩山神情冷肃，缓缓说道：“咱们虽然洗手封剑了，但也不能眼

看着大哥一对孙儿女被人掳去，而不闻不问，兄弟之意，咱们立时焚香告天，

启剑重入江湖。”

侯瑜黯然叹息一声，道：“为大哥的私事，让你们毁弃誓言，重启杀伐，

小兄心中不安得很。”

沈天义道：“大哥，不用为此难过，就算大哥那对孙儿女，没有被人掳

去，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江湖上魑魅横而行，坐视不问。”

韩山回顾了侯瑜身侧的剑童一眼，道：“摆上香案。”

剑童应了一声，立刻动手摆上香案。他年纪虽然不大，但手脚却是十分

迅速，不大工夫，香案备齐。

白天平一直静静的站在一侧听着，眼看几人摆上了香案，就要焚香告天，

启剑重入江湖，立时，举步行向大厅门口。

沈天义燃起了一束线香，交到了侯瑜的手上。侯瑜神情严肃，双手捧着

束香，缓缓行到了香案前面。

这当儿，突然一阵衣袂飘风之声，三条人影，陡然出现在大厅前面。

来人正是武家堡主田无畏，左右两侧，紧随着两个青衣剑童。田无畏目

光一掠巴二娘的尸体，脸上突然泛出惊愕之色，神情不禁一呆。

白天平淡淡一笑，道：“田堡主，很意外是吗？”

田无畏厉声喝道：“什么人杀了她？”

白天平道：“没有人杀她，她自己用匕首刺入了心口，以你田无畏的阅

历，不难看出内情，在下说的是真是假。”

田无畏冷冷道：“她为什么要自绝而死？”



白天平道：“因为她人性未泯，自知活在世间，对武林大有损害，但她

又无能自拔，所以，只有以死谢罪了。”

田无畏冷笑一声，道：“死得不值。”

白天平心中听得一动，暗道：“听他口气，并不像对一个下属的惋惜，

这巴二娘在武家堡中，身份纵然不及田无畏，但也不会相差得太远。”

这时，天侯七英，已然在天王剑侯瑜率领之下，拜于香案之前，口中喃

喃祈祷。

白天平心中大感紧张，生恐田无畏突然下令，分由各处冲入大厅，自己

纵然能够守住厅门，但却无法防止敌人由四处窗户冲入，或是用暗器施袭，

自己一人之力，那就无法防止了。

天侯七英，大约是也知道目下处境的凶险，焚香告天，只求再解除心里

一层束缚。很快的祈祷完毕，站起身子，撤走了香案。

天侯七英撤去了香案之后，每人的脸上，都呈现出肃杀之气。

多臂剑沈天义冷笑一声，道：“田无畏，你还认识咱们七个人吗？”

田无畏道：“沈二爷，咱们久违了。”他撇开天侯七英，单单叫了一声

沈二爷，那是显然对沈天义有一份特别交情了。

沈天义仰天打个哈哈，道：“田堡主啊！你还记得我沈天义吗？”

田无畏道：“昔年沈二爷和田某论交，岂不记不得的道理？”

沈天义道：“咱们天侯七英和你田无畏论交，大概也没有屈辱你吧？”

田无畏一皱眉头，道：“沈二爷，言重了，不过，人和人不同，田某和

你沈二爷，特别投缘，一别二十年，情意如昔，念在故交份上，田某放你一

马，你可以走了。”

沈天义冷笑一声，道：“你让我走？”

田无畏道：“是的，沈二爷，岁月不再，英雄暮年，你一把年纪了，何

苦再为江湖是非，沾染杀孽呢？”

沈天义道：“唉！田无畏，咱们多年不见，你练的好一张利口。”

田无畏道：“田某说的实话。”

寒煞剑苗雨田突然大声喝道：“二哥，用不着和这小子罗嗦了⋯⋯”一

闪身穿出大厅，接道：“姓田的，你过来，让七爷掂量你一下，这些年来，

你有了多大气候，敢如此狂妄。”

田无畏森寒的目光，一掠寒煞剑苗雨田，冷冷说道：“苗雨田，你真想

试试，咱们自然有动手的机会，不过不是此刻⋯⋯”

苗雨田已然向前行出了五六步，手握剑柄，冷冷说道：“为什么不可以，

在下觉着现在和等一会并无不同。”

田无畏突然回顾了左侧的剑童一眼，道：“去带他们进来。”

苗雨田看那田无畏对自己全不理会，心中大怒，刷的一声，长剑出鞘，

正待欺身而上，突闻侯瑜叫道：“七弟，且慢出手。”向前冲奔的苗雨田，

只好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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